
我看到的日出是被大风车转出的。那
惊艳的模样，刹那间的芳华，那冉冉升起的
圣光，震撼着你的心灵。为了这一刻，我期
待了许久，准备了许久。

要看日出得登高，得起早。要冒险，还
得抢跑，要不然你就要被她甩掉，就无缘一
见。在山腰的云关古寺，在山中的云中湖，
因了地处山之阴，都很难看到那一轮鲜红的
日出。

驱车入住山庄。这里与江西分界，远眺
尽是空山幽谷，苍穹白云。人稀宁静。这儿
距顶峰不远，气象变化万千，风车日夜鸣唱，
正是观日出的理想之地。

然而，我看日出并不顺畅。第一天我睡
过了头，醒时已是6时许，太阳老高了，没有
了那嫩黄的生动的影像。第二天又因天气
隐晦，大雾茫茫而无所得。没法，唯有苦等。

朦胧中的黎明是被早起的山雀子唤醒
的，一骨碌爬起床，顾不得洗把脸就提了摄
影包往外跑。一看时间正好！整个周遭都

是暗蓝的色调，空山静谧，清爽精神，唯有东
方天空显出一大片渲染的红霞。

沿着弯曲的盘山公路大步上攀，时而停
步端起相机定格一些赏心的风景。心里默
念着：啊，太阳，你得等我找到最好的角度再
出台吧，我要永恒你最美的容颜啊！

微微山风，朦朦轻雾。透过绵绵薄雾，
像是浸泡了牛乳的山峦。天空分为上下两
半：上半通红，下半深青，像是海水，海水下
隐隐约约呈现出群峰的轮廓，就像只用墨线
勾勒的中国画。

啊，出来了！在深蓝的大海中，慢慢露
出一弯笑脸，又似一叶倒扣的小舟，亮红得
很，继而像蛋糕，像金鼓，像火珠，在慢慢负
重潜行。一眨眼工夫，一个红球蹦了出来，
整个过程就两三分钟的样子。风过来，云雾
氤氲流逝。深红、粉红、浅红、金红……到最
后那太阳放出了万道光芒。

她的光辉染红大地，赋予一股神奇的力
量。近树远山皆照出清晰的层次，依次排开

的风车正面向太阳欢快地飞转飞转，那呼呼
切切的发声如低语倾诉，又如不息的鼓掌与
缠绵的伴奏。

一声清亮的呐喊划破晨曦的宁静，在山
谷间回荡，一位少女正用了手掌拢在嘴边以
喇叭状呐喊呼唤，赞美她心仪的太阳，那一
轮温暖的明亮！少女旁边依稀站了几个人，
也在热烈地跳着，拥抱着，挥舞着，做出各种
各样的形状，发出各种各样的呐喊。有的还
披了长衣围了被单，恰似远古的侠士。更有
远处山顶上，一些游客在默默地凝视着天宇
的红日，对话着这地球上炙热的火球。有老
人在抡起太极，向着红日吐故纳新。身后是
一些长长短短胖胖瘦瘦动动静静的剪影。

以为只是一人的世界，没想到更有早起
的人。原来许多人早在昨夜就自驾小车到
了山的顶峰。支起帐篷，享受夏夜星空，沐
浴着清爽的山风，畅饮游戏……做了一夜的
好梦，一直守候到了清晨的云开日出。

■徐大发（通山）九宫山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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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窗外经常有阵阵鸟声，七嘴八舌，
虽然嘈杂，但热闹喜庆，让我觉得无比亲切。

那天早上，窗外鸟鸣再次激起了我的兴
致。推开玻璃窗，发现在窗台右下角有一只
鸟窝，一只小鸟正衔着小草根，没想到被我
的响动惊着了，一飞冲天。这窝我真的不知
什么时候开始垒起来的。仔细一看，鸟窝是
由一根根细针一样的松叶和着泥巴构成的，
十分精密而精致，外型美观，表面平整，堪称
一个工艺品。这么一只鸟儿一口泥巴一口
草，得衔多少口，飞来飞去得多少次？我不
得不为小鸟的如此功夫而惊叹！

为了不去影响鸟儿，我特意把玻璃窗关
上。从此，我几乎每天都要隔着玻璃屏住气
息探窥鸟儿的行动。起初，动静不大，鸟窝
里没有什么变化。有时看到那只叫不出名
字的鸟在窝里呆一会，由于它警惕性太强，
每次我刚一靠近，就飞走了！

一次，我看到鸟儿蜷缩在窝里，一动不
动，对我的侵扰竟然毫无畏惧。越是这样，
我越加小心，生怕惊吓它。第二天，我隔着
玻璃窗惊喜地发现：鸟窝里有了一枚小蛋！

我心里一时冲动，想开窗去抚摸这枚可
爱的鸟蛋。但我克制住了，不敢去搅乱。接
下来的几天，天天如此，每天一枚，我一算已
有了5枚，椭圆、干净、光洁，还略带花纹。
我以为，母鸟会这样一直生下去的，每天早
上迫不及待地去观察，迎候每一个成果的诞

生。到了第六天，我数一数，还是五枚；第七
天再数，也没见新增。我知道生蛋可能已经
停止了，但我开始发现那只鸟宿在鸟窝上的
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它好象
不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总是若无其事地蹲
在鸟窝上面，我发现尽管它的身子不算很
大，但它会尽力罩住几只鸟蛋。这样过了三
四天，我观察窝里一直没有什么新变化。

直至有一天，突然发现那鸟儿没在窝里
了。再看那几枚鸟蛋，似乎有了一点稍微的
动静。蛋壳变了形，而且有裂开的前奏!尽
管隔着玻璃，但我还是屏住呼吸，目不转睛
地盯着这些蛋。足足呆了半天，突然发现，
蛋在动了！蛋壳先是裂开了一个口子，然
后，口子越来越大，随后，看见了一个鸟儿的
尖嘴巴从蛋壳里钻了出来，随之是鸟头。鸟
头出来了，一个劲地往外伸，迫不及待地想
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努力地想看看这个世
界，却难以睁开双眼。它依然在努力争取！

不一会儿，身子全部出来了，成功实现
了同蛋壳的彻底分离！只见一个红肉团躺
在窝底，身上看得出有一层薄薄的稀稀的白
茸毛。接下来，一只，二只，三只，四只，五只
幼鸟全部破壳而出了。它们在一起蠕动着，
肉嘟嘟，软乎乎，有的竟然还张开了嘴巴，听
得见轻弱的叫声！

我这样静观了好久，由于没有新的动
态。我便暂时停止了观察。等到过一会儿

后，再走近鸟窝时，发现那只母鸟不知什么
时候飞来了，正在用全部身子护着所有的幼
鸟,尽管鸟窝太小，它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但它竟然用脖子和尾巴支住身子，力求全部
罩到自己的孩子。这样大约坚持了个把小
时，母鸟挺起身子，张开翅膀飞走了，只一会
儿又回来了，口里衔着一条虫子，往其中一
只幼鸟嘴里喂食。喂完后又飞走了，回来时
口里又衔着一条虫子，往另一只幼鸟口里
喂。这样反复几个来回，把五只幼鸟喂饱
后，就又悄悄飞走了。

幼鸟一天比一天明显地长大。我发现
它们的白毛慢慢地变成了淡黑色，眼睛睁得
大大的，嘴巴也张得特别大，叫声也越来越
大了。再后来，就完全是一身乌黑，羽毛也
长起来，翅膀逐渐硬朗，还能够站立起来。

那天早上，我照例去观察鸟窝，隔着玻
璃窗，却发现窝里什么都没有了！仅剩下一
个空巢！母鸟、小鸟都不见踪影！

我怅然若失，发愣了好久！不知所措。
虽然，我十分清楚，鸟儿大了，是一定要展翅
高飞的，它们属于蓝天，属于苍穹。

我终于打开了窗户，更近距离地端详着
这只鸟窝，它承载了生命延续与世代繁衍的
伟大使命，也让我看到了生命的诞生与成
长，见证了母爱的力量。

我远眺前方，深隧的天空下几只鸟儿正
振翅翱翔，在白云丛中穿梭着……

■吴清龙（通城）窗台上的鸟窝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多么悠闲雅致的夏夜景象，于我却是不存在
的，整个盛夏的夜晚，我都泡在泳池里，兴致
勃勃、乐此不疲，而且竟似走火入魔般的，每
日反复揣摩、练习动作的完善与改进。寻寻
觅觅间，游泳仿佛是前生的挚爱，又像是失
散多年的亲人，这种由衷的热爱与亲切感，
令我自身都惊讶。能让我喜欢的人不多，能
让我热爱的运动更是少之又少。

也许是先天不足，也许是后天积劳，莫
名的，免疫力每况愈下，感冒频频造访，是时
候寻求一项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了。

在尝试了跑步、爬山、暴走、瑜伽……
之后，总没有哪项运动能让我心动，说不上
哪里不爱，但终究还是差那么点，就像人与
人之间的相处，还是要靠缘份。

友人给我推荐了游泳，抱着试试的心
态报了果果训练营。以我的运动天赋之差，
我想就勉强学会吧。

从此“一入泳池深似海”，没想到，游泳
给了我极大的惊喜：当我郁郁不得解的时
候，投入池中，水波温柔的触觉，就像妈妈温
暖的怀抱，我只顾尽情游，心中块垒尽解，什

么不开心都到了九霄云外；
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身心疲惫，而游

泳池就是我的港湾，畅游其间，浑身的每个
毛孔都通透了，整个人神清气爽。

有次感冒，禁不住泳池的诱惑，一番热
身后下水，游着游着，我都忘了感冒这回事，
也许是运动的效果，竟然自愈了。

每天，城市的夜拉开了帷幕，万家灯火
闪烁，一派盛世祥和、岁月静好的模样。可
游泳让我十分着迷，每晚飞奔投入泳池里，
一头扎入水中，多么逍遥啊！或漂浮于水
面，看清澈的水底，感受水波的流转，浮浮沉
沉间，物我两忘，此刻我只专注于一件事，远
离纷扰、心神合一，像鱼儿在水底样自由，像鸟
儿在空中样尽情，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啊！

每日回家时，夜已深，咸宁大道两旁高
楼林立，灯光依旧璀璨，绿化带的树木郁郁葱
葱、爽心悦目，摇下车窗，夜风清凉，晚风迅速
吹干了我的头发，此刻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

一日下午，当我在厨房做菜，做得有滋
有味、兴趣盎然的时候，我想起游泳，其实做
菜与游泳，于我，这两者是有相似之处的，之
前的我十指不沾阳春水，而现在也爱上了这

人间的寻常烟火。以前从不曾想会学游泳，
而现在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其实这火候的
掌握、调料的搭配，与游泳体能的储备、动作
的协调又是何等相似。收、翻、蹬、夹与煎、
炒、炸、烹又是不是有相通之处？生活百般
滋味，世间所有的事，莫不是用心可以做到
的。人生原来有多种可能啊！换种思维，也
是在人生的拐角发现另一个我啊！

我想，这就是我这个盛夏的果实吧。

盛夏的果实 ■黎洪涛（温泉）

■ 徐建英（通山）

我从龙旺山庄出来时，朝阳正好，便辞别
龙旺想转道去看老徐。

龙旺追上来补了一句：“你还是先打电话
吧，你家老徐新买了一辆豪爵车，每到一处，沿
路的花啊叶都带着风，你这时候去，他指不定
兜哪了。”

拔老徐的电话，没人接。这个老徐，真还
带着风跑，也不想想自己多大了。好一会，老
徐的电话才给我回拔过来，他说：“刚骑车呢，
二丫，你来了吧？”

我说：“来了，来了呢。”
老徐嗓门大了几分，但声音听起来很像这

暮春的朝阳，温和而舒服，他说：“二丫你等等
我呀，我就回，就回的！”

“不急，还在龙旺这呢。”
电话那端的老徐却不高兴了，他说：“你今

天是答应我回来的，怎么先去龙旺那呢，我正
在潘河收笱呢！”

编笱、放笱那是老徐早前的绝活。笱是老
徐用篾编的，方方正正，比普通的竹篓稍长，稍
方，笱口做一排内翻的小竹片，里面放着炒好
的食诱，拌上酒，往湖近岸的浅水场或杂草边
一放，鱼虾闻到香味，便一股脑儿钻入里，一进
去，就出不来的。

可这个季节的潘河涨水，湖边又潮又滑，
老徐这不是瞎闹嘛，再说现在的市集，什么样
的鱼虾没得卖啊！

我也有些生气地问老徐：“你这个时候放什
么笱啊，要是万一磕着碰着了，想过我么？”老徐
应我：“真磕着碰着了，我不找你。”“不找我，那
你找谁去？”“找谁也不找你。”“你都几十岁的人
了，怎么说话做事像小孩玩似的？”“我就是玩
似的，你咋想咋的。”老徐话说完把电话挂了。

见老徐真生气，我决定去潘河找他。
堤坝上，停着一辆崭新的深红色男式三轮

豪爵摩托车，一前一后两排小座，车把手和座
扶手处，都缠着一圈圈的绿叶红花，难怪龙旺
说老徐走过的路花和草都带风呢。

潘河边，远远看见老徐在拖笱。
长长的鱼笱，随老徐手里的绳子收动，在

一点一点往岸上游，篾编的鱼笱，在水里长时
间泡过之后，很沉。老徐曲着腰，连扯几下，鱼
笱趴在浅水边不动。我紧走几步，想下河阶去
帮忙。可老徐已经褪去了他的鞋袜，卷着裤
腿，在我惊悚的目光中，一步一步走下了三月
的潘河，他一手挽着绳头，一手拖着湿漉漉的
鱼笱，踏着清洌洌的潘河水，一路水淋淋的上
了岸。

看到小跑过来的我，老徐咧着嘴笑：“我猜
你还是会过来我这吃饭的，我有虾，龙旺那可
没有。”

我盯着他被春水冻得通红的脚踝，从包掏
出来湿纸巾想帮他擦，却被老徐拦着了。

他解开鱼笱，里面跳动着指头长短的爬
虾，它们在笱里到处乱蹦，随后顺着老徐的手，
一顺儿进了旁边装着清水的木桶。老徐指了
指桶里活蹦乱跳虾：“瞧瞧，新鲜吧？鞋子一会
穿可行的，爬虾死了，那就不新鲜，不好吃了。”

见我的眼睛直盯着他裸露的脚踝，老徐一
怔：“咋的？你不是说爬虾好吃嘛，怎么今儿看
都懒得看这虾？那天我可是特意去后厨问了
的，他们说，在潘河收的。那日正好是春分，今
日，正好也是春分。”

“我什么时候说过爬虾好吃？”说真的，我
是真不记得了。

“龙旺请客那次，就是谈山庄合作那回，桌
上的爬虾，你尝了一口后哇哇大叫，说这虾真
好吃，你还说，那是你吃过最好吃的虾呢！”

“天啊！那可是一年前的事了。”
“可不是嘛，一年了呢！我可一直记着

的。”老徐得意地抖了抖他湿漉漉的裤脚，慢慢
地坐在地上穿鞋。

去年，我和同学龙旺初次洽谈开发龙旺山
庄，龙旺请我和老徐一起去吃饭，席间，老徐出
去了一次，回来后，的确伏在我耳边说了句：

“明年我也给你做这虾。”我边和龙旺说着话，
边随口应老徐：“嗯，嗯嗯……”

我的父亲，我亲爱的父亲——老徐，他当
了真。

最爱我的老男孩


